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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特赫斯特公寓：
由此开始的惬意生活

80年前耸立起的八字形建筑
1933年的春天是暖和的。这年，

又一幢建筑在上海的另一个区域，当
年泥城浜以西的静安寺路上耸立而
起，它就是麦特赫斯特公寓。公寓之
所以取名麦特赫斯特，乃是为了纪念
曾在1860年的上海担任日不落帝国
驻上海领事的麦华佗先生，正是这位
先生，将由“ 派克弄”发展起来的那
条马路定名为南京路，以纪念一个帝
国对另一个帝国的征服和胜利。

麦特赫斯特公寓的设计者为新
瑞和洋行，这洋行曾经设计有美轮美
奂的理查饭店，许多年来，它蹲伏在
了外白渡桥的另一边，作西方大班们
尽情逍遥的一个场所。

这一回，新瑞和洋行在麦特赫斯
特公寓上推出了这样一些数据：42.45
米的12层楼高，这样，麦特赫斯特公
寓便跻身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正
逐渐增多的高层建筑行列。整个公寓
的建筑面积为8873平方米，体量可以
说是不大也不小。建筑平面呈八字形，
如此呈现在建筑师的用意里是想获得
尽可能多的使用面积，也让南面朝向
的建筑拥有着一种雄伟壮丽的外观。
公寓的立面已经是十分简洁了，横线
条为主，在女儿墙、底层腰线上也装饰
起了细横的线条，只是在中央部分突
出着垂直线条。在这幢大楼立面的任
何一个地方，你都找不到古典主义和
它的亚种折中主义的痕迹了，没有巴
洛克塔楼，没有爱奥尼柱子，也没有古
典意味的山花和门楣，建筑洋溢着相
当纯正的现代主义风格，对包豪斯们
鼓吹的国际式新建筑美学时代的到来
作了一次东方式回应。

公寓的内部空间这样划分：中央
部分为12层、两翼稍低为9层，底层沿街
辟为店铺，后部为辅助用房。公寓的中
部一组为3室半户；北部一组为长内廊
式单元，其中有一个1室半户、一个4室
户，还有一个不设厨房的1室户；南部一
组为3室半户。所有的空间，无论是门厅
抑或底层走廊，乃至各住户家中的壁
橱都有着精细的做工，体现了新瑞和
洋行一以贯之精雕细琢的风格。

公寓出现在了静安寺路上
在这之前，我指的是1843年开埠

之际，当巴富尔与他的继任者阿利国
正与“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
顽强地争夺着不列颠人的权益时，后
来的麦特赫斯特公寓这一带还只是无
人问津的、荒草萋萋的大片农田。要到
1862年，当太平天国的暴力让既成体
系的话语者们不寒而栗，又为了帮助
天朝帝国对“ 长毛”叛乱的镇压，由霍
格领导的跑马总会出资，方由泥城浜
到静安寺越界辟筑而成一条跑马道，
跑马道被叫作涌泉路，为的是对静安
寺那口泉水涌动的古井有个强调。

进入20世纪20年代，当静安寺路再
次向西辟筑到了大西路上（ 今延安西
路），这条马路两旁便有了与人头攒动
的南京路全然不同的景观，它们全都焕
发起了上海黄金时代的那份奇光异彩。
诸如正章洗染店、凯司令食品店、圣乔
其药房、汤姆生皮鞋店、亨生西服店、南
京理发店等，都在后来的城市生活中影

响着上海市民的精神状态，让一代乃至
几代人的记忆变得生机盎然。

在静安寺路上产生的所有这些
景致除了说明着城市空间的拓展、城
市文化的多样，还说明着有一个阶层
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产生，那就是
中产阶级。倘若说，在这之前上海中
产阶级还是由西方高级职员加上东
方买办所构成，那么，这个时候，华人
已经是这个阶层的最大成员了。经过
20世纪最初二十年的历练，他们已经
发育成熟，无论精神还是肉体，他们
需要在“ 百乐门”中放松着自己的身
体，需要在亨生西服店里裁剪得体，
需要在凯司令食品店内有一个玩味，
最要紧的是，他们要有适合自己社会
身份的居住空间，而这个空间，不应
该是石库门建筑，更不可能是简屋，
花园洋房或许还够不上，但公寓则是
应该也是必需的。

也因此，在上海，在这条叫作静
安寺路的马路两边，拥有绿地、暖气、
煤气、热水、厨卫、冰箱、电梯以及汽
车间等高级配套设施的公寓就应运
而生了。细数上世纪20至30年代在静
安寺路这一带逐一产生的公寓，便可
知这种建筑空间是如何地风生水起
于这个区域：1925年的平安大楼、1926
年的静安别墅、1926年的花园公寓、

1927年的东莱大楼、1930年的德义大
楼、1931年的静安大楼、1931年的中央
公寓、1932年的大华公寓、1932年的金
城别墅，以及1934年的同孚大楼和
1935年的常德公寓。

时光穿越中的泰兴大楼102室
1967年的某日，那不是麦特赫斯

特公寓落成之时，而是之后的第34个
年头，有个肤色白皙的青少年踟蹰地
来到这幢大楼门前，他对大楼作着长
时间的凝望，随后，方将脚步很谨慎
地迈入门厅。

这个青少年名叫陈小亚，他的踟
蹰是因为这天前来寻找的是自己失
散多年的生身父亲，他打听清楚了，
作为华东局的一名高干，父亲长时间
地居住在了这里。

其时，新瑞和洋行设计用来为城
市中产阶级栖居的麦特赫斯特公寓
早已更名为泰兴大楼，楼里曾经的居
民已随新时代的到来而大部分风流
云散，新居民则伴随着新政权的建立
而陆续到来。

“ 我果然找到了父亲。父亲居住
在泰兴大楼的九楼，他的房间很大，
每间足有三四十个平方，室外还有一
个大大的阳台，站在那里，你可以看
到南京西路上的风景。” 陈小亚对我

这么说道，“ 听父亲介绍，上海刚刚解
放，他便作为华东局的干部来这里挑
选房子。那时，大楼基本空无一人，从
前的居民都一一离去了，父亲是第一
批进入这里的人，他居住在了这幢大
楼视野很好的九楼。”

陈小亚回忆道，头一次进入泰兴
大楼时，感觉那里很干净，也很安静。
乘坐电梯时，又感觉楼房很高，对电
梯也有十分新鲜的感觉。进入房间，
印象深刻的是那大幅的打蜡地板。地
板很光滑，仿佛可以将人的影子照
出，而九楼阳台上的阳光更是特别的
好，当阳光笼罩住了身子，当父亲的
脸庞亲切地出现在了面前，站在泰兴
大楼九楼阳台上的他，自有一种特别
的心绪，那是寻常生活中见不到的，
如同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随后，陈小亚便参军去了，直到
1971年才回到上海。

那时的他，便经常来泰兴大楼的
九楼看望父亲。不久，他做成了人生
中的一件大事，促成父亲与母亲的复
婚，随着父母复婚，他也一同搬进了
泰兴大楼九楼，时间大致在1975年。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因了泰兴大
楼的位置以及高度，上海某通讯机构
要征用六层以上楼房，陈小亚们将从
九楼搬迁。他记得为了寻找新的住
处，他在泰兴大楼的四周一路看去。
太阳公寓去过了，德义大楼去过了，
还有南京西路与茂名路相交处的那
个扁扁的大楼，与麦特赫斯特一样，
这些建筑都是上海在20世纪20至30
年代留下的遗产，但对陈小亚来说，
看下来，还是“ 泰兴大楼更好一些、更
纯一些，其他大楼的房型好像都有点
乱，最正气的还属于泰兴大楼。另外，
当时的我思想十分激进，我想老百姓
住得这么拥挤，我们还在挑东挑西，
随便一点好了，能住就行了”。

因了这些思想，最终影响了父亲
的选择，他们的搬迁，只是从九楼搬到
原大楼的102室，好处当然也有，现在
两套连在了一起，尽管厨房是公用的。

1982年的那些日子，距离麦特赫
斯特公寓落成之日更为遥远的时候，
那些十分温暖的春夜里，会有航天局

上海广播器材厂的一些青年人相继
地来到泰兴大楼102室，他们名叫唐伟
伦、杨成布、陈建平，他们前去看望的
这个人，便是陈小亚，那时，陈小亚是
航天局前身机电二局的团委书记，但
他们将他更多地看作是生命的挚友，
人生的导师。当他们陆续地走进泰兴
大楼102室时，所有人的内心都洋溢着
一份虔诚，是对陈小亚的虔诚，也是对
泰兴大楼的虔诚，对他们中的其中一
个来说，陈小亚与泰兴大楼共同地表
达了一种让他终生敬畏的东西。

这个人便是书写者王唯铭。
但要过多少年后我才知道，泰兴

大楼其实叫麦特赫斯特公寓，也要过多
少年后我才知道，早在1933年，上海的
子宫中已经孕育了这幢大楼，而陈小亚
其实只是这个空间的一个过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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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路泰兴路口的麦特赫斯特公寓，即现在的泰兴大楼。

不少楼内仍然保留着老式的门把手。

站在阳台上，便能看见南京西路的风景。


